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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诗史上，邵洵美是一位独具特色，但又

饱受争议的诗人。1906年，他出生于一个达官后人

之家，年纪轻轻便开始写诗。21岁出版诗集《天堂与

五月》，22岁出版诗集《花一般的罪恶》，30岁随着其

带有总结性的第三本诗集《诗二十五首》的出版，其

新诗创作的高潮阶段也大致结束了。

一

邵洵美一生做过许多事，作为作家，他写过诗

歌，写过随笔，写过小说，写过文论，写过回忆录……

他主编过刊物，还是位翻译家和出版家，但他最看重

的还是自己的诗人身份，正如诗作《你以为我是什么

人》中写道：“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

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
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邵洵美的诗歌属于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文人

写作，青春期的躁动，再加上浓厚的唯美主义色彩，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诗坛上一出现，立即引起了

褒贬不同的反响。陈梦家说：“邵洵美的诗是柔美的

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女

人。”[1]27柴树铎说：“邵洵美的诗却另有一种风格……

有声，有色，有情，有力。自从有了新诗，这样的诗我

还是第一次读到呢。”[2]沈从文说：“邵洵美，以官能的

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

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

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另一面看到破灭。”[3]苏雪

林则称“他可谓中国唯一的颓废诗人。第一，强烈刺

激的要求和决心堕落的精神。第二，以情欲的眼观

照宇宙一切。第三，对于生的执着。”[4]

诸家评说，观点不一。等到抗日战争爆发，当邵

洵美自己也唱起了《游击歌》的时候，对邵洵美早期

诗歌也就很少有人谈起了。1949年以后，直到改革

开放前，中国大陆所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包括臧克家

所写的带有诗歌简史性质的长文《“五四”以来新诗

发展的一个轮廓》①，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六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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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的《新诗发展概况》②，对于邵洵美的诗作，均无

涉及。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一批被埋没的作家重新被发掘出来，邵洵美也在

其中。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内部刊物)，以
及《湖州师专学报》《新文学史料》等刊物陆续推出邵

洵美研究资料专集或专辑，有关邵洵美的论文先后

出现了数十篇。进入新世纪以后，邵洵美的名字终

于在新诗史当中出现了。

陆耀东的《中国新诗史(1916-1949)》第二卷第四

章“《新月》(后期)诗人群”，为邵洵美单列小标题，用

了12页的篇幅介绍了邵洵美的诗。最后有一段总结

性的论述：

对于邵洵美的诗，有关诗学和技艺上的问题并

非关键，最有争议的是他诗中的“颓加荡”的因素、成

分或者说色彩，是否可以作为评价邵洵美诗的“一票

否定”。我以为，第一，外国19世纪诗歌史上有过之

无不及的同类的错案(《草叶集》和《恶之花》)，早已改

正了，我们在 20世纪、21世纪不应制造新的错案。

第二，邵洵美的诗最成问题的，也不是“淫”诗。第

三，他并非全盘肯定这种“颓加荡”。他，作为接受魏

尔仑影响最大的诗人，作为在诗艺上有特色、艺术上

较圆熟的诗人，中国新诗史是不应将他排除在外或

仅仅是作为批判对象出现的诗人。[5]152

张新《20世纪中国新诗史》在第三编第一章“后

期新月派的分化”中，则用了17页的篇幅着重论述了

邵洵美诗歌的唯美主义特色[6]237-253。

如今，邵洵美的诗歌被重版，被译介，受到国内

外关注。《花一般的罪恶》被遴选为传承新文学经典

作家的经典作品，是2018年星汉文库出版的“新文学

经典”50本之一。美国 Swindall教授与山东理工大

学外语学院教授孙继成合作翻译的The Verse of Shao

Xunmei(《洵美诗选》)于2016年在美国出版，含《天堂

与五月》和《诗二十五首》。2017年孙继成教授受英

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士Susan Daruvala邀请，到三

一学院做讲座，题目为《洵美诗选的译路回望》。日

本立命馆大学的城山拓也教授参与编选的《中国现

代文学杰作选》，邵洵美的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中有

12首入选。

这一切均表明，被历史的浮尘掩埋的邵洵美终

于出土了，对邵洵美的研究已回归到正常的学术轨

道。最近，《邵洵美全集·诗歌集》即将由上海书店出

版社正式推出。这部诗集不仅包含了邵洵美生前自

己编定的《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

首》，还包括部分佚诗，其中有邵洵美夫人盛佩玉所

收集的未发表作品。全集的出版为读者，也为学界

研究邵洵美的诗歌提供了一个完善的版本。

二

翻开邵洵美的诗集，可以发现爱情诗在他的诗

歌创作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朱自清在谈新诗诞生

后头十年新诗创作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

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

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

是没有。这时期新诗做到了‘告白’的一步。《尝试

集》的《应该》最有影响，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

缴绕上。康白情氏《窗外》却好。但专心致志做情诗

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③邵洵美应该说是继

“湖畔诗人”后，在1920年代致力于爱情诗创作最勤

的诗人了。这与邵洵美写诗的高峰阶段正处于青春

期有关。实际上，他诗集里的多首悠美缠绵的情诗

是为自己的妻子写的。

邵洵美本名邵云龙，在外祖父盛宣怀的丧仪上，

与表姐盛佩玉相遇，一见钟情。他知《诗经·郑风·有

女同车》中的“佩玉锵锵”，为表姐名字之本，遂从同

一首诗“洵美且都”句中取“洵美”二字为名，以示爱

慕。为爱而改名，且此名用了一生，这可视为邵洵美

用行动写了一首动人的爱情诗。接着他写了《Z的

笑》，是抒发定情后幸福、满足的心情。去英国留学

··107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2024.3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前夕，盛佩玉为他织了一件白色的毛背心，他满怀深

情写了一首《白绒线马甲》：“白绒线马甲呵!/她的浓

情的代表品，/一丝丝条纹/多染着她底香汗；/含着她

底爱意；/吸着她底精神……/白绒线马甲呵!/我将你

穿在身上，/我身负重任了!/我欠了无上的债了!/心窝

里添了无数的助燃品了!”睹物思情，直抒胸臆，真切

动人。1926年，他由欧洲返回，在海上航行时，面对

大海，触景生情，写了一首《爱》：“海面千万条光鱼/
和浪儿拼在一起；/这便是爱，/这便是爱的真谛。//一
条山睡在雾里，/雾将山拢在怀里；/这便是爱，这便是

爱的原理。//雨珠儿尽吻着海，/海将雨吞在心里；/这
便是爱，/这便是爱的神秘。//海水叫月月不语，/浪儿

化作点点泪；/这便是爱，/这便是爱的滋味。”诗中用

“光鱼与浪儿”“雾与山”“雨珠儿与海”“海水与浪儿”

这四组意象，形象地揭示了他对爱情的感受与理解。

在此前后，他还写了《春天》《我忍不住了》《来

吧》《爱的叮嘱》《我是只小羊》《恋歌》《女人》《一首小

诗》《声音》《天和地》《季候》等。这些诗歌大都收在

《天堂与五月》和《花一般的罪恶》两本诗集中。这两

本诗集是邵洵美赠给爱妻盛佩玉的。《天堂与五月》

扉页上印着“给佩玉”三个字；《花一般的罪恶》的封

面，邵洵美更亲自刻印了一朵大大的茶花，这是因为

盛佩玉在茶花盛开时出生，盛宣怀为她取小名“茶”。

邵洵美的爱情诗既有浪漫派诗人热烈大胆的倾

诉，又有象征派诗人的隐喻与暗示。如《季候》：

初见你时你给我你的心，

里面是一个春天的早晨。

再见你时你给我你的话，

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夏。

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

里面藏着个叶落的深秋。

最后见你是我做的短梦，

梦里有你还有一群冬风。

诗人用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来暗示一对恋人初识、

热恋、冷淡到分手的过程。气候的变化与感情的起

伏交织在一起，给人留下的是对曾经爱情的深深怀

念与失去爱情的无限怅惘，言有尽而意无穷。

再如《我是只小羊》：

我是只小羊，

你是片牧场。

我吃了你我睡了你，

我又将我交给了你。

半暗的太阳，

半明的月亮，

婴孩的黑夜在招手，

是小羊归去的时候。

小羊归去了，

牧场忘怀了。

我是不归去的小羊，

早晚伴着你这牧场。

用小羊对牧场的依恋，来暗示对情侣的忠贞不渝，意

象新颖，情感动人。这首诗收在诗集《花一般的罪

恶》中，于 1928 年出版。西部歌王王洛宾出生于

1913年，当他写出那首脍炙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

方》，唱出“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的时候，不

知他是否读过邵洵美的这首《我是只小羊》?
三

邵洵美早期诗歌创作有两个阶段，其分水岭是

在1928年5月《花一般的罪恶》的结集付梓。同年10
月，邵洵美在《狮吼复活号》的第4期发表了评乔治·

摩尔的《纯粹诗》，他说：“摩尔认为，诗是立于音乐与

图画之间的。他觉得许多字里有不可解释的音乐的

诱惑力……纯粹的诗便是美的描写”。1929年4月，

他在《金屋月刊》第4期发表了《永久的建筑》一文，认

为“用自然界的一切作诗的材料，诗就是永久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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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于是，我们看到他在《狮吼复活号》里的6篇诗

歌、《金屋月刊》里的16篇诗歌的风格与他早期的那

两本诗集是有明显不同的。

综合前后两个阶段，可以发现邵洵美诗歌创作

尽管以爱情诗为主，但也并未完全局限于爱情，而是

涉及到自我、自然、历史、神话、人物等，构成了一个

绚烂多姿的诗的世界。

作为一位抒情诗人，邵洵美能够坦诚地敞开自

我。他在1926年留学回国的海船上，想到时光荏苒，

不知不觉间已是 21岁了，慨叹时光飞逝，而事业无

成，心有所感，便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生命之树底

稀少的叶子，/被时光摘去二十一片了。/躲藏在枝间

巢中的小鸟，/还没试用他天赐的羽翼；/……啊这柔

嫩而稀少的叶子，/片片数来有几个二十一?”明明21
岁正当青春年华，他却有时不我待之感，流露的生命

意识，令人感慨。

邵洵美自许是个“天生的诗人”，他以梦的形态，

描绘自己走进了一个诗的天国：“走进一个园门，那

里的花都能/把他们的色彩芬芳编成歌曲，/做成诗，

去唱软那春天的早晨”。那里的树枝、花阴、泉水、山

谷都认识他，盼着他归来，要他吟咏，要他“为我们装

饰，为我们说诳”。诗的结尾，诗人写道，“我完全明

白了我自己的运命：/神仙的宫殿决不是我的住处。/
啊，我不要做梦，我要醒，我要醒”(《洵美的梦》)。这

个梦描述了邵洵美早年的诗歌理想及其蜕变过程，

正如他自己说：“这种‘少壮的炫耀’，写了《洵美的

梦》便尽竭了”(《诗二十五首·自序》)。他不断地流露

出“做不成诗人”的失落之感：“黄了青叶都将飞去，/
天空是灰色湖是瘴气；/啊，诗人做不成了，/秋风吹尽

了春意。”(《诗人做不成了》)。他还把这种心态凝聚

为“死了的琵琶”这一意象：“这是一只死了的琵琶，/
他再不能歌唱再不能说话；/他已没有要讲的故事，/
他已不想把才子去配娇娃”。在 1933年发表的《自

己》一诗中，他对自己前半生做了一个小结：“我认识

这是我自己，默数着/夜莺嘴里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这些不适用的铅印的记号。//已不是一次，我疑心上

帝拨错了/算盘珠，结果是不准确的答数……”这是

经过几年的生活挫折与磨洗后，诗人对人生“行路

难”的领悟，离早年青春期的躁动则渐行渐远。

在欧洲留学期间，邵洵美以圣经中亚当夏娃偷

食禁果的故事为依据写出了长诗《天堂》；以中国古

代花木兰的故事为题材写了长诗《花姊姊》；在巴黎

面对莎茀画像写出了《莎茀》，在这些诗中显示了他

深厚的中西文化的底蕴，以及把文化转化为诗的能

力。在留学返国途中经过地中海所写的《漂浮在海

上的第三天》，目睹海浪滔滔，唤起归家游子对恋人

的深深思念。归国以后，随着生活阅历的扩展，诗的

境界逐渐廓大，写出了《Sphinx献诗》，其中有这样的

句子：“你背上是几千万顷的沙石；/你身后是几千万

重的山峡；/你目前是几千万里的河流；/你耳旁是几

千万声的呼吁……”这壮观的意象，磅礴的气势，显

示出邵洵美的另一种情怀，另一种笔墨。此外，他的

怀亲之作《呈祖母之灵》《母亲》，以朴素的语言与亲

人对话，真挚感人。《天上掉下一颗星》是悼念诗人徐

志摩的：“你缺少忍耐像中秋的潮水等不及风，/向着

海洋扑去，在海洋里不见了/他自己；你也等不及自

己的羽翼/丰满，就借着人家的翅膀去飞。/风追不上

你，云不敢把你黏住……”这是对徐志摩遭遇空难的

诗化处理，充满奇想，充满深情。结尾的两行：“啊，

志摩，谁相信当秋深的夜半，/一群幽绿的磷火里会

有你!”把怀念之情转化为意象图景：悲伤的气氛融

入幽暗的秋夜，半明半暗的磷火里闪现着诗人的亡

灵，堪称悼亡之作的神来之笔。

四

邵洵美诗歌中，最引起争议的是那些带有“颓加

荡”色彩的诗。邵绡红在《诗歌集编后小言(一)》中

说：“颓废，原来出自法文的 decadant，不知什么人音

译为颓加荡，让人觉得又颓丧又荒荡”。这类作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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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花一般的罪恶》《春》《五月》《颓加荡的爱》《恐怖》

《堕落的花瓣》《甜蜜梦》《Ex dono Dei》《情诗》《牡丹》

《新嫁娘》《风吹来的声音》《蛇》，等等。

邵洵美写出这类诗作无疑是受到19世纪后期英

法唯美主义作家的影响。邵洵美从小在教会学校读

过许多外国诗，18岁即赴英国留学，国内的新诗反而

接触得较晚，连胡适的《尝试集》也是过后才看到

的。相反，正如邵洵美所说：“外国诗的踪迹在我的

字句里是随处可以寻得的……我的诗的行程也真奇

怪，从莎茀发见了他的崇拜者史文朋，从史文朋认识

了先拉斐尔派的一群，又从他们那里接触到波特莱

尔，凡尔仑。”(《诗二十五首·自序》)
19世纪后期西方唯美主义作家认为，艺术的使

命在于为人类提供感观上的愉悦，而并非承载某种

道德。他们追求单纯的美感，认为“美”才是艺术的

本质，主张生活应该模仿艺术。他们或则愤世嫉俗，

关注丑陋事物，书写都市之恶；或则放浪形骸，宣泄

情欲，歌唱醇酒美人，强调官能陶醉。邵洵美对唯美

主义诗人的主张有深刻的理解，他曾这样评论史文

朋和波特莱尔的诗：“他俩的诗都是在臭中求香；在

假中求真；在恶中求善；在丑中求美；在苦闷的人生

中求兴趣；在忧愁的世界中求快活；简括一句说，‘便

是在罪恶中求安慰’”[7]46，邵洵美归结的史文朋和波

特莱尔的诗歌理念，其实也正是他早年在诗歌创作

中所奉行的原则。

邵洵美那些具有“颓加荡”风格的诗，尽管与英

法唯美派诗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就二者的诗歌

底蕴与精神内涵而言，还是有不少差异的。英法唯

美主义作家诗作中充斥的颓废情调与色情意味，从

表面上看是对现实生活的厌倦与逃避，实际上则有

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企图在感官享乐中求得精神

安慰，实现灵魂的自我拯救。而邵洵美缺少王尔德

特立孤行的胆魄和波特莱尔对黑暗现实的反抗，他

向往的是唯美主义诗人所持的享乐主义的人生态

度。他对乔治·摩尔的《一个少年的忏悔录》十分认

同：“啊，这才是我理想中的忏悔录吓，我羡慕他的学

问渊博，我羡慕他的人生观，他也和王尔德一般张着

唯美派的旗帜，过着唯美派的生活，不过王尔德带着

些颓废派的色彩，而他却有一种享乐派的意味。我

以为像他那一种生活，才是真的生活，才是我们所需

要的生活。”[7]65邵洵美之所以赞赏乔治·摩尔的主张，

与其早年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邵洵美是清末高

官后代，家财丰厚，从小养尊处优，“少年不识愁滋

味”，不谙底层的苦难，不懂生活的艰辛，所以接受乔

治·摩尔的影响，取一种享受人生的态度，是很自然

的。不过他与养尊处优安于享乐的富家子弟还是有

所不同，甫一回国，他就结识不少文坛画坛前辈，沉

湎书斋，读书写作编辑出版，高朋满座谈天说地是他

的乐事。

就邵洵美早期诗歌中放荡情欲与官能享乐的成

分而言，想来除去受唯美主义作家的影响外，还与中

国古代文化传统相关。邵洵美幼年在家塾就读，他

自称 7岁开始读《诗经》，11岁读《唐诗三百首》。15
岁进了学校，中文教授是一位浸沉于艳体诗的才

子。应当说，他中国古典诗词的修养是相当深的，他

曾用英文写过《孔子论诗札记》。不过就其诗作看

来，古典诗歌中元白一派的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诗

对他影响不大，晚唐五代的伤感无奈、缠绵悱恻的诗

风却对他影响颇深。而他那些“颓加荡”的诗作则可

直溯梁陈宫体诗。刘肃《大唐新语》记载：“梁简文帝

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

这类诗作笔涉情事，绮语联翩，色彩浓丽，多用来描

写女性和表现男女艳情。在邵洵美“颓加荡”类的诗

歌中，明显能看到这类艳诗的影子。

还应注意到，邵洵美这类诗歌所描绘的美女，不

是维纳斯式的高洁的女神，而是与罪恶联系在一起

的妖媚有毒的女人。他在诗中一方面是欣赏美女，

赞美美女，与美女同欢：“朋友，你一生有几次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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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像我天天在春中荡漾?/怕我只有一百天的麻醉，/
我已是一百年春的帝王”(《花一般的罪恶》)；另一方

面，又渲染美女有罪，美女邪恶，美女可怕。诗人写

了一位“仙妖”，自称“我已犯了花一般的罪恶，/去将

颜色骗人们的爱护/……我看着一个个卷进漩涡，/看
着一个个懊悔而咒咀，/说我是蛇蝎心肠的狐狸。”

(《花一般的罪恶》)像这类把美女与罪恶联系起来的

诗句，在邵洵美的诗作中多处可见：“啊欲情的五月

又在燃烧，/罪恶在处女的吻中生了。”(《五月》)“你是

西施，你是浣纱的处女；/你是毒蟒，你是杀人的妖

异：/生命消受你，你便来消受生命。”(《Madonna Mia》)
“美人是魔鬼，/爱了你，/她总是沾污你，/一定的。”

(《堕落的花瓣》)
把美女与罪恶、狐狸、毒蛇、魔鬼、死亡联系在一

起，这说法并不新鲜，实际与中国传统中“红颜祸水”

的女性观是一脉相承的。邵洵美说他“常读旧式方

言小说”(《诗二十五首·自序》)。《红楼梦》中所写的

“风月宝鉴”，正面看是美女，背面看是骷髅，脂砚斋

对此有过批注：所谓“好知青冢骷髅骨，就是红楼掩

面人”是也。在《颓加荡的爱》一诗中，诗人借“白

云”的意象写放荡的爱：“和这一朵交合了，/又去和

那一朵缠绵地厮混”。结果则是可怕的：“在这音韵

的色彩里，/便如此吓消灭了他的灵魂”。这种写

法，彰显了诗人“戒邪淫”的批判动机。前引陆耀东

称邵洵美并非全盘肯定这种“颓加荡”，也许正是从

这点而言的。

此外，旅美中国诗人许芥昱在 1963年曾编过一

本英文版《20世纪中国诗选》，在所收邵洵美的诗作

前面，许芥昱做过这样的简介：“邵洵美在为他的诗

集的更名中可以看出，他对感官的赞颂并非没有道

德性谨慎的痕迹。他1927年首先问世的诗集题名为

《天堂与五月》，而次年出版的诗集则以《花一般的罪

恶》为题。在他的诗里，他似乎一方面主张感官的真

实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而另一方面，他则带着一丝

讥讽的笑，承认肌肤是诱惑和暗示，那是罪恶。”④

邵洵美的《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这两本

最早的诗集，有一首共同的《序曲》：

我也知道了，天地间什么都有个结束；

最后，树叶的欠伸也破了林中的寂寞。

原来和死一同睡着的；但这须臾的醒，

莫非是色的诱惑，声的怂恿，动的罪恶?

这些摧残的命运，污浊的堕落的灵魂。

像是遗弃的尸骸乱铺在凄凉的地心；

将来溺沉在海洋里给鱼虫去咀嚼吧。

啊，不如当柴炭去燃烧那冰冷的人生。

诗人把这首诗放在两部诗集的最前边，是有深意

的。他把“摧残的命运”“污浊的堕落的灵魂”与沉

溺、毁灭联系在一起，自己则愿意当“柴炭”燃烧，去

温暖那冰冷的人生。这表明他把声色的诱惑看得很

透，也有自己的向往。此诗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诗人

的初心，但却并未得到普遍的理解与认同。

五

1931年 11月徐志摩意外罹难，《诗刊》随之消

失。邵洵美不再有心思写诗。次年日军制造“一·二

八”事变，邵洵美义愤填膺，接连写了许多时政评

论。再见到他的诗，是1933年《诗篇》上刊登的那些

“纯粹诗”，有《声音》《自然的命令》《天和地》《Undis⁃
puted Faith》等，也就是在《诗二十五首》自序中他强

调自己“从诗作《女人》开始在肌理上用功夫之后的

诗作”。1934年他在《一个人的谈话》中说到：“一切

现代诗人的作品，还是最近五年里面才认识的，我希

望我现在已跨进了爱里奥脱(即艾略特)所说的第三

个时期。也就是成长的时期，脱离了束缚；批评的本

能苏醒了。它会寻出每一位诗人的特点，和他所学

不像的地方。这时候，他便能辨别出诗的伟大的地

方了。哪一天，你的趣味成长了，哪一天你便会有真

正自己的作品。”[8]这段话表明了邵洵美由受唯美派

诗人影响，到受现代诗人影响的转变。这恰可与邵

绡红的一段回忆相印证：“1998年我拜访父亲的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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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伯伯。他告诉我：‘洵美早期是个诗人，他留

英时正是19世纪王尔德、史文朋等唯美主义流派在

英国流行，所以洵美早期是唯美派，后来就不是唯美

派了，就是现代的了。他跟徐志摩在一起，受徐志摩

的影响；后来跟林语堂在一起，他就受林语堂的影

响。’”(《诗歌集·编后小言(一)》)
《诗篇》之后没有再看到邵洵美的诗作出现。一

方面是他忙于出版事业，亲自编辑三本刊物；另一方

面他转向了新诗理论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直到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之后，他在 1938年《自由

谭》的创刊号上，以笔名“逸名”发表了《游击歌》。这

首诗的写作很有戏剧性。英国诗人奥登等来华采集

中国抗日的新闻，与邵洵美访谈时，奥登说：他没有

发现过一篇像样的有关抗日的中国诗。邵洵美听了

随口说：“怎么没有?”随即用英文写出了这首诗，奥

登将此诗收入《战地行》一书，题为《敌后中国游击队

之歌》。邵洵美则把所写的这首英文诗译为中文，即

这首《游击歌》。此诗写出抗日游击队与敌人血战到

底的英雄气概，并运用了拟民歌的形式，与邵洵美早

期诗歌，适成明显对照。实际上，自从抗日战争爆

发，在民族危机面前，邵洵美的诗歌观念有了重大的

变化。“八一三”后，上海孤岛期间，他在《中美日报》

一连发表31篇“金曜诗话”，系统阐述了他的诗歌主

张。其中有一篇题为《抗战中的诗与诗人》，他在文

中提出，在抗战时间的诗已不能与太平时间的诗相

提并论了，“所以在这抗战中，谈起诗来，我们可以

说：‘发生宣传效用的诗便是好诗’……譬如说，抗战

中的诗，对于形式方面的要求便决不会与平时一般

复杂……至于内容，那么，像英国批评家吉尔克在他

的新著《现代诗的钥匙》中说，简单得可以用一只手

来记数。他说，第一是勇敢，第二是毅力，第三是服

从，第四是好斗。此外的一切便是不需要的了，而一

切的争辩也都是多余的。所以在目前，凡是能表现

上面这几个现象的诗，便是一首好诗。”[9]在民族危亡

的时刻，邵洵美诗歌观念的改变，被当时上海的进步

文人注意到。以致到了 1957年，臧克家带了新创刊

的《诗刊》给邵洵美，《诗刊》上登载了毛泽东的诗和

他《关于诗的一封信》。上海《文艺月报》急速特邀邵

洵美写了篇《读毛主席〈关于诗的一封信〉》，发表在

该刊1957年7月诗歌专号上，这可能是因为《文艺月

报》副主编唐弢1938年至1939年间在《中美日报》上

读过他所发表的《金曜诗话》。

六

邵洵美开始写诗，是 20世纪 20年代后期，此时

距新诗诞生不过十年。朱自清先生所编选的《中国

新文学大系·诗集》，是新诗诞生后第一个十年的选

集，选了邵洵美的三首诗：《昨日的园子》《来吧》《我

是只小羊》。朱自清的“导言”没有谈邵洵美的诗，但

在“诗话”栏中有邵洵美的简介，引用了沈从文的话：

“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

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的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夸张

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请注意这段引

文，比起文章开头我所引用的沈从文的那段话，朱自

清删去了最后的“另一面看到破灭”这几个字，这一

引一删之间，似间接地流露了朱自清对邵洵美诗歌

的看法。

邵洵美通常是被纳入新月派这一诗人群的。这

一派诗人有个重要特点，就是朱自清所归纳的：“他

们要‘创格’，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闻一多氏

的理论最为详明，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

主张‘音尺’、重音、韵脚。”⑤而邵洵美的诗学主张与

闻一多却有相当的差别。他强调的是形式的完美：

“形式的完美便是我的诗所追求的目的。但是我这

里所谓的形式，并不只指整齐；单独的形式的整齐有

时是绝端丑恶的。只有能与诗的本身的‘品性’谐和

的方是完美的形式。”(《诗二十五首·自序》)这表明邵

洵美尽管意识到格律的重要，也在诗中试验了多种

格律，但他并不想建立一种统一的大家都来遵循的

格律，不强调表面的整齐，而是赞赏史文朋的话：“我

不用格律来决定诗的形式，我用耳朵来决定”(《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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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首·自序》)。史文朋，现译斯温伯恩，翻译家汪

飞白认为“斯温伯恩的诗像音乐作品，他的回旋曲是

无匹的”[10]251。此外，邵洵美所欣赏的凡尔仑，也是一

位强调诗歌音乐性的诗人，他将诗的音乐性与内心

的情绪流糅合在一起，表达出诗人的痛苦与无奈。

在邵洵美的诗作中，明显地看出斯温伯恩与魏尔伦

的影响。他的短诗、小诗，音韵和谐，朗朗上口，像

《恋歌》：

碧玉的天池，

白璧的云荷；

云荷只生在天池中，

天池中只生着云荷。

天池便是你，

云荷便是我，

我只生在你的心中，

你心中只生着个我。

再如《女人》，集中体现了邵洵美对完美形式的追求：

我敬重你，女人，我敬重你正像

我敬重一首唐人小诗——

你用温润的平声干脆的仄声，

来捆缚住我的一句一字。

我疑心你，女人，我疑心你正像

我疑心一弯灿烂的天虹——

我不知道你的脸红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另外一个热梦。

针对这首诗，邵洵美做了如下的说明：“形式上是两

段整齐的四行诗，字数前后一样，韵节却有变化。这

首诗写又惊又喜的性情，并说一个人同时可以有两

种感觉。前段因为是写敬重与惊畏，所以抑多于扬；

后段因为是写疑心与快乐，所以扬多于抑；在词藻

上，在韵节上，在意象上，我要求能得到互相贯通的

效果”(《诗二十五首·自序》)。邵洵美具体谈自己诗

歌创作的例子并不多，由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在构思

上所下的功夫，称得上是苦心孤诣。

至于他的长诗《天堂》《花姊姊》《声音》，更是突

破了“节的匀称”“句的均齐”的限制，把声音的疾

驰、舒缓与停顿，转换为自由的建行，随着诗人感情

的波动，诗行发生长短、参差的变化，或一泄千里，

或短促如鼓，或错综回环，诗歌的情、景、音完美地

融合为一体。

邵洵美所追求的形式的完美，除去基于声音流

畅的韵律外，更强调与诗歌本身的“品性”谐和，为此

诗人凸显了意象与象征的功能。他认为诗歌除了

新奇的词句，铿锵的音节，更重要的还有诗的意

象。艾略特说过：“意象来自他从童年就开始的整

个感性生活。我们所有人，在一生的所见、所闻、所

感之中，某些意象(而不是另外一些)屡屡重现，充满

着感情，情况不就是这样吗?一只鸟的啁啾，一尾鱼

的跳跃，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一朵花的芳香，

德国一条上山路上的一位老妇人……这样的记忆

会有象征性的价值，但究竟象征着什么，我们无从

知晓；因为它代表了那种我们的目光不能透入的感

情深处。”⑥呈现于邵洵美诗歌中的意象异态纷呈，

是十分丰富的，大体可分为描述性意象、比喻意象

和象征意象这三类，而这三类意象中，给人印象最

深刻的即是象征意象，这亦是他突破前期新月派诗

人格律的樊笼，强调完美的形式要与诗歌内在“品

性”相谐和的表征。他诗歌中所呈现的富有象征内

涵的意象，既避免了感情的直接宣泄，又避免了对

世界的说明与议论。《花》《月和云》《水仙吓》《牡丹》

《小烛》《死了的琵琶》《二百年的老树》等便是这类写

作的范例。

邵洵美说：“我相信诗是创造(亚里斯多德是叫

作模仿的)，所以诗人在诗里边所说的话，务须是人

世间第一次听到的；它一定是去泄露一种为平常人

所从未领悟过的神秘。但是旧诗里面的不朽作，我

们都已背熟了，柳梢头的月亮，正和房间里的电灯一

样，对于我们已不再有什么神秘性。我们看见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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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月光，决不再会疑心是地上霜了。所以我们得用

另一种方法去写出另一种月亮来；我们得用前人所

没有用过的方法，去写出前人没有写过的东西

来。”[11]15-16在新月派诗人对新诗格律的呼唤与重建的

浪潮中，邵洵美这段话很有针对性，他用发展的眼光

观察诗歌，强调诗是一种发现，是一种创造，而不仅

仅是格律的追寻。

邵洵美自称是“天生的诗人”，他写出了自己心

目中的月亮，也写出了一些“前人没有写过的东

西”。他的诗学修养相当深厚，他的《金曜诗话》提出

了不少有价值的诗歌观念，他的《新诗历程》则勾勒

出自己心目中的新诗史。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

去。邵洵美随着他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的诗

歌遗产却留了下来，厚重而又芜杂，值得我们深入研

究，以为新时代的诗学建设提供借鉴。

注释：

①参见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

学习》1955年第2期、第3期。

②参见《新诗发展概况》前四部分，分别刊登于《诗刊》

1959年的第6期、第7期、第10期和第12期。

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集〉导言》，上海良友

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导言》第4页。

④据邵绡红与笔者的通信，许芥昱所编《20世纪中国诗

选》是邵绡红1995年访美时，New Yorker专栏作家项美丽送给

她的。许芥昱这段评论是邵绡红所译，原文见邵绡红《邵洵美

的诗探索》，《诗探索》2010年第1辑理论卷，九州出版社，2010
年，第7页。

⑤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集〉导言》，上海良友

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导言》第5页。

⑥艾略特《观点》(选译)，裘小龙译，《诗探索》198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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